
!

你不要再跟着我了
"

我

在报纸上看到过你
"

知道你是

帮助自杀者的
"

我今天看在你

的面子上
"

不跳桥了
"

但我以

后还会再来
# $

一位
!"

多岁的

中年男人朝旁边一个戴墨镜

的男青年说完
"

转身走下了南

京长江大桥
#

这位戴墨镜的男青年就

是被称为南京长江大桥
!

生

命守望者
$

的陈思
#!

从
#""$

年
%

月开始
"

我已经在长江大

桥上成功地救下了
&!'

条生

命
"

到
%

月
&%

日
"

我已经在大

桥上守候整整
!

周年了
# $

!

大桥太长了
"

从头到尾

走一遍就是一个多小时
"

我主

要是在南堡附近巡视
"

这里是

公交车
%

出租车的下客点
"

行

人比较多
"

也是事故的高发地

段
# $

陈思向记者介绍说
&!

就

从这里到桥头堡那么一小段
"

我没能救下来的人就有
'

个
# $

今年
(

月的一个星期六
"

陈思像往常一样
"

一言不发地

站在大桥的南桥头堡上
"

警惕

地观察着往来的行人
#

这时
"

一个
!)

多岁
%

穿金戴银的中

年男子
"

拎着个大公文包在大

桥上徘徊
"!

上桥徘徊
"

干嘛

要拎包
' $

陈思顿时仔细盯上

这个男子
#

!

这名中年男子先在南

堡那边转转
"

然后又走到江中

心那一段
"

随后逗留了好一会

儿后
"

又慢慢地走向北堡
"

返

回南堡
"$

陈思介绍说
&!

我看

到他停留在南堡时
"

点上了一

根烟
"

看上去像个游客
#

但仔

细一看
"

他抽烟的样子
"

不像

一般人
"

他是抽一口吐一口
"

脸色还有点发青
# $

看到苗头不对
"

陈思迅速

走下南桥头堡
"

跟上这个男

人
# !

他走到桥中心
"

眼睛紧

盯着滚滚江水
"

过一会儿
"

他

又向北堡走去
#$

陈思说
"!

可

能是我跟得比较紧
"

这个男子

在北堡附近
"

发现我在跟踪
"

就停下来
"

转过身看着我
"

缓

缓说
(

我知道你
"

在报纸上看

过
"

但有一点
"

我的事不要你

管
"

况且我现在也没有事
#) $

!

南京长江大桥不是个

散心的好地方
"

噪音太大
"

环

境太杂
"

有心事的人到这里散

心
"

越散心情越糟
#

心情不好

盯着江面看
"

还容易出现幻

觉
"

算了
"

还是回家吧
# $

陈思

慢慢地劝说道
#

!

我现在正被死神召唤

着
"$

中年男子一边平静地说

着
"

一边递了根烟给陈思
"

!

不瞒你讲
"

我已经身处肝癌

晚期
"

就靠杜冷丁活着
#

花钱

看病我不用烦
"

我有两家经营

还算不错的公司
"

可我受不了

那份罪
# $

!

治病不但靠药物
"

还要

有信心
# $

陈思不失时机地劝

说着
#

!

没用的
#

医生跟我说
"

现在国外正在研制一种特效

药
"

要是我的病再能晚个
!

年
"

那个药肯定能出来
"

到时

就有救了
#

可我现在的情况只

能活
(

个月
"

如今已经过去了

$

个月
"

我到医院做了检查
"

现在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
"

我

的时间不多了
# $

中年男子平

静地说
&!

我很相信科学
"

没

救就是没救了
"

迟早都是一个

死
#

算了
"

今天给你个机会
"

也

算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
"

我不

跳了
# $

说完
"

中年男子走下

大桥拦了辆出租车离去
#

本版撰文 快报记者 宗

一多 张星

今天是第
(

个
!

世界预

防自杀日
$ "

南京有这样一

位
!

志愿者
$ "

他成立了南京

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
"

向社

会公布热线电话
"

尽力地挽

救那些精神上正处于惊涛

骇浪中的心理求救者
#

他叫

张纯
#

平均每天
!"#

个

求助热线

五年前
"

张纯拿了团市

委一个批文
"

在中华心理教

育网办公室挤出空间
"

挂牌

成立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

中心
"

同时还搞了一个中华

自杀救援网
#

从那以后
"

接听心理危

机干预热线就成了他的另一

工作
"

而且这项工作的时间

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工作时

间
#

白天
"

张纯在自己忙的时

候
"

会让同伴帮他暂时顶着

接听热线
"

但晚上和夜里
"

都

是他自己接
"

作为南京市心

理危机干预志愿援助中心的

主任
"!

我不放心别人来接
"

因为晚上十点之后和凌晨是

自杀的易发期
# $

!

总共接了多少个热线

电话了
' $

面对记者的询问
"

张纯思索了一会
"

摇了摇

头
"!

到现在都五六年了
"

记

不得有多少个电话了
#

就拿

去年来说
"

一共接了
#)))

多

个
"

平均每天有
*+$

个
# $

张

纯说
"!

几乎每个夜晚都有

热线电话进来
"

最多的一夜

接了四个
"

有的电话一接就

是一两个小时
#

夏天还好
"

冬天就裹个黄大衣
"

盘腿坐

在凳子上
# $

爱人对他的这项
!

爱

好
$

非常不满
"

虽然多次强

烈抗议
"

但看到张纯意志坚

定
"

也就随他了
#

用他爱人

的话来说
"!

不论睡得多沉
"

电话一响
"

他就像弹簧一样

从床上跳起来
# $

痛失拉同事一把

的机会

!

做这些不可能是为了

钱
"

这些又不能挣钱
*

我总

感觉有人在等我
"

我对他们

有责任
# $

张纯说这话的时

候心头隐隐作痛
#

以前
"

有一个人等过张

纯
"

那人是张纯在社科院工

作时的同事
#

那是一个电闪

雷鸣的夜晚
"

他给张纯打电

话
"

希望两人能见面聊聊
#

看

外面下着瓢泼大雨
"

张纯不

想出门
"

劝他有事明天再讲
#

第二天
"

同事不见了
"

几天后

传来同事的死讯
#

张纯非常

后悔
"

他无意中失去了拉同

事最后一把的机会
#

这件事

成为张纯介入自杀干预的直

接动机
#

让张纯要把接听热线坚

持下去的
"

还有个原因
"

四年

前他亲眼目睹的轻生的一

幕
"

至今还在他的眼前晃动
#

!

四年前
"

我带着几个学生

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巡逻
"

前

方
#)

米的地方
"

有个
#)

多岁

的男青年
"

他站在大桥栏杆

的外侧
"

两手抓在栏杆上
#

我

意识到不妙
"

正准备朝他走

去
"

他回头看了我一眼
"

面对

滔滔的江水
"

迟疑了
#

秒钟
"

就松开了双手
# $

!

跳下去的那一瞬间
"

我看到他的嘴巴张得好大
"

他举起的双手拼命向上抓

着
"

试图抓住什么
"

但他什么

也没有抓住
#

瞬间
"

他就被江

水吞噬了
#

只有他白色的衬

衫
"

在风中慢慢地飘
# $

!

我感觉到
"

在跳下去

的那一刻
"

他一定是后悔的
#

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
"

没有

人知道他叫什么
"

没有人知

道他遇到了什么
"

没有人知

道他的家人会怎样
#

这个情

景这些年来一直在我眼前晃

动
"

我想拉他们一把
# $

窗外是春天
!

他

的心在冬天

有些事让张纯很虚弱
"

!

眼睁睁地看着生命的花就

要凋零
"

可我却无能为力
#

当

一个人将生死放下的时候
"

作为我们来讲
"

手段太少
# $

一名
#*

岁的白血病患者

跳楼自杀
# !

他
!

岁就得了白

血病
,

一直坚持到现在
# $

小

伙子被救下后
"

接到电话的

张纯就去进行干预
#

!

他房间里全是足球明

星的照片
"

充满了阳光和力

量
#

他躺在床上
"

我拉着他的

手
"

想跟他讲几句话
#

他说
"

你什么都别说
"

关于生与死

的问题
"

我已经考虑了
##

年
"

没有人比我更有感触
"

我

现在累了
"

需要休息
# $

小伙

子不愿意和张纯说话
"

只对

爸爸说
"

想理个发
"

还请爸爸

顺便把桌子收拾一下
# !

当

听到他叫父亲把电脑拿下来

时
"

我就意识到
"

可能在
'-

小时之内
"

他还会有自杀行

为
#

要知道
"

电脑一直是他和

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
# $

张纯心里很着急
"

他只

能警告这位父亲注意防范
"

并明确指出了危险源
&

窗户
#

!

他的床靠着窗子
"

当时正

是春天
"

万物复苏
"

而唯有他

的心在冬天
#

这会刺激他
"

同

时给他强烈的心理暗示
&

阳

光就在外面
"

跳下去能融入

到阳光之中
#

当时我劝他父

亲给换个房间
"

他父亲很自

信说不会了
"

他
#'

小时跟

着
#

结果
"

当天晚上
"

他对爸

爸说想小便
"

父亲去厕所拿

用具时
"

他跳下去了
# $

她等不到婚姻
!

带着儿子自杀了

!

热线里
"

很多事情让

我痛心
"

又让我无奈
# $

今年

$

月
&#

日
"

张纯接到了一个

从上海打过来的热线电话
#

!

这个
#-

岁的女子
"

在

实习的时候
"

遇到了一个房

地产公司的老板
#

她从名牌

大学毕业后
"

先是到了一个

不错的公司
#

后来为了这个

房地产公司的老板
"

她辞掉

了工作
#

但这个老板已经
')

多岁
"

早有家室
#

老板为她在

上海买了房子
# $

!

这时
"

女的发现自己

怀孕了
#

她难以忍受自己的

第三者身份
"

愤而自杀
#

幸好

被救了下来
#

在医院里
"

老板

当着她父母的面
"

向她承诺
"

给一年的时间
"

他先离婚再

和她结婚
#

她答应了
# $

!

今年的
$

月
&!

日
"

就是

承诺的一周年
#

女的打电话

给张纯说
"

我会等到这一天
"

如果他没有兑现承诺
"

我活

着也没有了意义
# $

张纯说
"

他在电话里反复地劝说
%

疏

导
"

女的也没有明确表示
#

$

月
&(

日
"

张纯的手机

忽然收到一个短消息
"

是上

海发来的
&!

你是她朋友

吗
' $

当张纯回过去说是心

理危机干预中心时
"

对方回

信说
&!

她自杀了
# $

张纯赶紧打电话过去
"

接电话的是个男的
"

就是那

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
"

老板

嚎啕大哭
"

女的自杀了
"

不到

一岁的儿子也被她带走了
"

小小的生命也凋零了
#

$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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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两分钟就有

0

人死于自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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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解压力

每年都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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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踪
&

一段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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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你面子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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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跳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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